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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姓为乐清第二十八大姓，始迁祖南巘，字文

陟，原籍河南洛阳，北宋宣和年间中进士，任徐州签

判，靖康之难护从宋高宗即位应天府。建炎四年

（1130）扈从宋高宗至温州，见乐清盘屿（今磐石镇）山

水佳丽，在磐石重石定居，卒后葬于重石。绍兴末年，南

巘之子南星瑞转迁黄华。子孙繁衍，以姓名村称南

宅，后裔分布上池头、山东、林山、瑶岙等地。

南昱（1406—1449），字时芳，号宜斋，黄

华南宅殿后村（今属柳市镇）人。明朝正统七年

（1442）进士，官至大理寺副。南昱与章纶得温州知

府何文渊栽培，同年中举。南昱审案公正，时比包

公，被称为“龙图再世（见《黄华镇志》及2000年

重修乐清黄华南宅《南氏大宗宗谱》）”。道光《乐

清县志》卷八记载：“南昱，字时芳，万历《府志》

同新《府志》‘芳’讹作‘方’。资性颖悟，沉默嗜

学。郡守何文渊慎选郡椽，昱在选中，不悦曰：‘吾

方与圣贤对，安能为吏？’上书自陈，极言儒吏之

辨，何心奇之，然卒以昱主库籍。读书不辍，遂登正

统壬戌进士。除大理左寺副，谳狱精审，时称平

焉。”南昱墓在黄华，为乐清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宗景（1904—1942），字振镛，黄华南宅

（今属柳市镇）人。1928年考入上海国医学院，深得

陆渊雷、曹颖甫诸名医赏识。毕业后在温州行医，曾

任永嘉（今温州市）中医公会主席。一生热心办学，

培养中医人才。1933年1月创办温州宗景国医专修

社，1936年春任教于苏州国医学院，是年秋任教于

上海国医学院。南宗景学识渊博，继承上海名医陆渊

雷的学术思想，是我国主张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之

一。编著教材《中医内科全书》，三易其稿，100余

万字，林森、孙科等11人为该书题词。另编著《流

行性脑膜炎—夕谈》、校编《张氏长沙原文读本》等。

南延宗 （1907—1951），原名蒋康，字怀

楚，黄华南宅村（今属柳市镇）人。少时勤奋好学，

聪慧过人，1931年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在中

央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1936年秋在福建省调查

矿产时发现永泰明矾和莆田钼矿。1937年曾冒险深

入调查金沙江两岸金、银、铜、钨诸矿，在云南省安

宁县发现铝矿，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铝矿的初次发现，

为抗战时期云南、贵州大批铝矿、矾土矿的陆续发现

创造了条件。在1940年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技正和

1941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研究员期间，勘

探赣南钨、锡、铜等矿，获丰硕成果，1942年获中

国地质学会颁授的“赵亚曾先生纪念奖金”。1943年

在广西钟山红花区黄羌坪调查锡矿时为中国第一次发

现铀矿，其论文发表后，引起全国极大关注。1945

年出国深造，在赴印度的轮船上折断腿部，在印医治

半年，返国后任重庆矿产测勘处工程师兼矿床地质课

长，协助处长主持全国矿产勘探工作。抗战胜利后，

随测勘处迁还南京供职，1946年先后兼任重庆大学

及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携眷返乡休

养，曾任温州中学初中分部主任。1950年春任浙江

地质调查研究员，在浙南地区调查地质矿藏资源中，

发现青田、永嘉一带的有色金属矿和新钼矿，并鉴别

诸暨、义乌氟石矿中的稀有元素。1951年3月7日因

病逝世。生平著述，颇多创见，刊载于地质学界各刊

物上有60余篇，其中《地质图上火成岩花纹用法之

商讨》一文，至今仍为全国地质图引用准绳。1954

年，根据南延宗的发现，在广西采集到中国第一块铀

矿石，中国核工业从此起步，人称“中国铀矿之

父”，有其子南君亚编《中国铀矿地质的先驱者》传

世。

南怀瑾（1918—2012），今属柳市镇人，童

年就读地团小学，11岁到乐清县立第一小学读书，

后自修遍读诸子百家，研习文学、书法、天文历法

等。17岁入浙江国术馆就读两年，1937年毕业后西

行进入四川。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并于该

校任教，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后到青

城山灵严寺结识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遂拜门墙，潜

心研修佛学。1943年入峨嵋山大坪寺闭关修持三

年，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被承认为密

宗上师。离藏后，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1947

年回浙江杭州天竺隐居，1949年春赴台湾，后任教

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校。南怀瑾学问

融贯古今，涵盖释、道、儒，及于医卜天文和诗词歌

赋，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著有

《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系传别

讲》等。 ■王志成

柳市著名历史人物（八）

秋叶静美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

马带禽归。”徜徉在林间阡陌，王绩的《野望》涌

上心头。最喜欢这样的季节，湛蓝天际，一碧如

洗，山静林幽，轻风徐徐，片片落叶纷飞如蝴蝶，

散金碎玉般撒满一地，让人陶醉其中。

静静地对着淡远的云天，秋色如新出坛的美酒

散发着清香。抬望眼，只见高树参天，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除了那些苍劲的松柏，漫山遍野都是身

姿盎然的乌桕树，它们伟岸、遒劲，曲折婀娜，似

乎任何时候都长着一身诗意。与之相伴的，还有银

杏、红枫、柿子树，都浸染着秋的颜色，与梯田稻

浪、黛色远山、白云小鸟，交织成烂漫秋光。

沿着林中小径而上，凝神细听，远处草丛中秋

虫的吟唱，小溪里潺潺的流水，掠过树林上空的鸟

儿呢喃，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在秋风中开放⋯⋯仿

佛一卷宁静安详的画卷在眼前展开，疑是进入了安

徒生的童话世界。这时，一阵山风吹来，银杏叶簇

拥在浓密的枝条上轻颤，阳光透过金色的叶子洒落

凡尘，闪烁璀璨金光。随着风儿，不时有片片叶子

告别枝头，如仙女撒下朵朵飞花，悠悠地、轻轻

地飞舞到眼前。黄黄的树叶铺满一地，踩

上去沙沙作响，让人充分领略

到“解落三秋

叶，能开二月花”的意境。

我小心地摊开手掌心接住一片落叶，淡雅的黄

色，沉淀往日的翠绿，多了一份成熟和豁达，用手

指轻轻抚摸它，感触的是一份岁月的沧桑与生命的

多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这是

范仲淹的《苏幕遮》， 细细品读，如同在欣赏一幅

清澄明净的秋色图，虽然会有“一叶落而知秋”的

感叹，但我认为，任何生命都没有春色永驻，一如

人的青春容颜，终将会老去。正是这片片黄叶，换

来了整棵树的盎然生机，那满地的落叶最终不是将

化落成泥再护春花吗？经历了春的萌发，拥有过夏

的火热，到秋日，它收获的又是一份丰硕与坦然。

一枚秋叶，就是一个故事；一枚秋叶，就是一个童

话，它收藏着一个秋天，收藏着一份美丽。

一叶知秋，秋色斑斓；无边落木，婆娑而

舞。 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

美。”夏花明媚，秋叶静美，染岁月霜华，人的一

生总会像秋叶一样，伴随着秋的到来，随着秋风的

舞步缓缓融入大地怀抱。就让自己做一棵秋木吧，

淡定地步入人生的秋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

秋之静美里，体味生命的传承与轮回。 ■钟芳

周日回家，恰逢雨天，淅淅沥沥、飘飘洒洒

的秋雨，初秋时节飘在身上凉意倍增。院门口摁

一声喇叭，听见小侄子在院内高喊：“大伯回来

了！”原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窜出来吃力地推

开铁门。门开处，却是一头银丝显露，是母亲。

望着雨下未打伞的母亲，我立即把视线移到车

前，径直开车入内，车后传来母亲关门时铁门与

铁轨摩擦发出沉闷又刺耳的声音。母亲未打伞，

雨一直下⋯⋯

我没带伞，母亲折回门庭拿伞递来，用喜悦

的语气，轻声地问：“回来了？”我答了一声

“嗯！”接伞下车，直奔屋内。已经习惯帮我拿车

上东西的母亲还立在车边，我回过头喊了一句：

“没有东西要拿！”母亲笑笑，往后院走去。我知

道，母亲是去厨房准备我爱吃的去了，在县城工

作的长子永远是她的骄傲和自豪。每次回家，母

亲总是翻箱倒柜地找“最好的”。虽然小山村里

缺少“海味”，但也不乏“山珍”。“母亲的味

道”永远是最棒的，也是子女们的最爱。

那年秋天，我考上了警校，母亲很高兴，虽

然她嘴上没说什么，但从她的眼神里我能读懂那

份骄傲和自豪。那几天，她忙前忙后张罗着，在

镇上剪了布，叫裁缝给我做了一件短袖衬衣，一

件长袖衬衫和一条长裤，崭新的，我特喜欢。那

两件衬衫是八字领的，有城里的同学问我，这衬

衫哪买的？领子特别，挺好看！我回他一个不露

齿式的尴尬微笑。忽然觉得，母亲就是个奇迹，

或是，在这世上，每个人的母亲都是奇迹。

开学那天，也是雨天，淅淅沥沥、飘飘洒洒

的秋雨下个不停。母亲叫邻居金松叔开拖拉机载

我去镇上转车，拖拉机速度很慢，母亲跟在车

后，一直到村口。我挥挥手，示意她回去，母亲

将已经迈出的右脚缩了回去，生怕我不高兴，微

驼着站立在村口，目送我消失在蒙蒙细雨中。母

亲未打伞，雨一直下⋯⋯

正当我思绪飘远时，母亲递来一个洗好的苹

果。我坐在沙发上，伸手去接，抬头发现母亲满

脸皱纹的脸颊上挂满了小水滴，是汗水？是雨

滴？猛然想起一句被热捧的网络语：“有一个苹

果，咬一口给你吃的，是爱人；整个给你吃的，

那一定是母亲！”母亲折回后院厨房去，依然未

打伞。一阵秋雨一阵凉，落在母亲脸上，打在我

心里。

窗外，淅淅沥沥、飘飘洒洒的秋雨没完没了

地下着、下着⋯⋯

■雁湖

秋雨

稻子熟了。“三五公摄”供图


